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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的囚徒：以色列的拘留系统与哈马斯的绑架
策略如何维持痛苦循环
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长期的冲突在囚徒的循环中悲惨地反映出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实
施的任意拘留、酷刑和非人化系统，以及哈马斯作为回应采取的绑架行动。这两种做法都造成了
无法估量的痛苦。巴勒斯坦人生活在不断消失进入一个缺乏正当法律程序的系统的威胁之下，而
以色列人则为被武装团体扣押的亲人而悲痛。结果是一个创伤、愤怒和激进化的无尽反馈循环。

这一循环本可以被打破——最近的一次是在2023年10月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可能释放双方被扣
押的人员。但以色列政府在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领导下，受到极端分子的推动，选择了升
级冲突而非外交，将关键谈判者边缘化，延长了痛苦。以色列拒绝结束其非法的拘留制度并拒绝
外交渠道，使痛苦的螺旋进一步根深蒂固。

以色列的拘留制度：制度化的不公
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使用行政拘留和军事法庭作为控制工具。这些
机制完全在国际法律规范之外运作。巴勒斯坦人可能基于秘密证据被无限期监禁，无需指控或审
判，也没有有效的上诉途径。军事法庭的定罪率接近99.7%，它们作为强制工具而非正义工具运
作。这些做法直接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9条和第10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9条和第14条）以及《第四日内瓦公约》（第64-66条）。

酷刑和虐待是系统性的。联合国机构和人权组织的众多报告记录了殴打、压力姿势、水刑、电
击、性羞辱和用物体强奸的使用。2015年的一份报告列出了2005年至2012年间至少60起性化酷
刑案件。这些行为违反了《禁止酷刑公约》（第1条和第16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第7条，后者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酷刑。

自2023年10月7日起，这些虐待行为急剧增加。截至2024年8月，至少53名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在
拘留期间死亡，许多人身上带有酷刑痕迹。年仅14岁的儿童也被迫裸体并遭受羞辱性待遇。实际
上，在这种条件下被拘留的巴勒斯坦人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还被剥夺了人性。鉴于其系统性本质
和对平民施压的意图，这些行为可能符合1979年国际反对劫持人质公约中关于劫持人质的定义，
包括在伤害或死亡威胁下拘留个人以迫使第三方——在这种情况下是巴勒斯坦社会——采取行
动。

巴勒斯坦社会的心理摧毁
任意拘留造成的创伤远远超出了监狱的围墙。家庭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中，担心亲人——尤其是儿
童——会在夜间被带走，与外界隔绝并遭受酷刑。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逮捕”一词并不意味
着正当程序——它意味着失踪、暴力和可能的死亡。截至2024年，超过9500名巴勒斯坦人被拘
留，助长了集体恐惧和悲痛。



这种广泛的痛苦并未导致被动，而是抵抗。绝望寻求答案的家庭和社区常常转向唯一承诺有影响
力的实体——武装团体。这不是为暴力辩护，而是承认心理现实：当你的孩子被非法监禁、遭受
酷刑，且你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活着的时候，尽一切可能确保他们回来的本能是深刻人性的。
这种心理必要性，虽然在国际法下不是辩护理由，但却是理解哈马斯策略的关键。

哈马斯的绑架行动：非法但可理解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绑架了251名以色列人质，震惊了世界。这一行动根据1979年人质公约
是非法的且在道德上不可辩护，该公约明确禁止扣押平民以迫使政府采取行动。然而，哈马斯并
非凭空发明了这种策略——它有历史先例和心理逻辑。

2011年的吉拉德·沙利特囚犯交换，以一名以色列士兵换取了100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释放，这一
事件在巴勒斯坦人中强化了只有绑架人质才能带来结果的观点。由于以色列的法律系统为被拘留
者提供不了通往正义的途径，哈马斯利用人质作为谈判筹码——这一策略在伦理上令人憎恶，但
在政治上却有效。再次强调，重点不是为这一行为辩护，而是直面其根源：一个被残酷对待的社
会，相信外交和合法性毫无价值。

因此，道德和法律上的等价性不在于方法——绑架和拘留——而在于它们根本的非法性和非人化
效果。以色列的任意拘留和哈马斯的绑架行动都违反了国际法，并且都针对平民。一个由国家批
准、常规化并披上法律官僚主义的外衣；另一个则是惊人而即时的。但两者都是胁迫、创伤和绝
望的同一循环的一部分。

共同的痛苦
以色列一方的悲痛是深刻的。人质家庭承受着难以忍受的不确定性，无法知道他们的亲人是否还
活着，更不用说他们何时或如何回来。他们的痛苦反映了巴勒斯坦家庭在不同名称——“行政拘
留”——下经历的同样的缺失、恐惧和无助。

这种平行的痛苦本应为同理心创造空间。相反，它被武器化了。在以色列，要求停火和人质协议
的抗议者被忽视或驳回。以色列人质家庭，包括像海姆·鲁宾斯坦这样的人物，公开指责内塔尼
亚胡政府为了政治利益牺牲他们的亲人。

错失的机会与政策失败
走出这个深渊的路径是存在的。2023年10月，由格申·巴斯金领导、卡塔尔和哈马斯联系人调解
的幕后谈判提供了相互释放的可行框架。但内塔尼亚胡强硬的政府，被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和贝
扎莱尔·斯莫特里奇等极端民族主义者主导，拒绝了这些提议。当时在人质谈判中担任关键官员
的奥伦·塞特因错失机会而辞职抗议。

这不是战术错误——这是道德失败。优先考虑军事升级而非人道解决方案并未解放以色列人或巴
勒斯坦人。它加深了痛苦，推动了进一步的激进化，并巩固了将囚徒用作战争工具的做法。

打破循环



结束这一循环不是从空袭或人质救援开始，而是从拆除使之成为必要的结构开始。以色列必须废
除其任意拘留和军事法庭系统——这些做法摧毁了法治，滋生了暴力报复。如果不解决这一核心
不公，任何临时停火或交换只会推迟下一轮绑架和流血。

正义不能是选择性的。谴责哈马斯绑架行动的同一原则也必须拒绝以色列对平民的无限期、非法
监禁。在这两种囚禁形式被废除之前，两个民族都将继续是相互痛苦滋生的系统的囚徒。


